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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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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南湘潭市 545 名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数据，就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相关性、影

响效应以及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

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健康之间均具有正相关性；家庭功能对其情绪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用。社会自我

效能感在家庭功能与其情绪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值为 0.16；家庭功能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于留守儿童的情绪健康，间接效应值为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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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emotion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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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45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Xiangtan city,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influence and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the emotion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social self-

efficacy,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and emotional health. Family fun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health. Soc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emotional health,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0.16. Family function acts 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health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of "social self-efficacy→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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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

动到城镇，形成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据统计，

2015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达 4 051万[1] 。留守

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外地，无法和

父母共同生活的 18 岁以下儿童。大量研究表明，

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角色的缺位会对其

心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范兴华等的调查研究显

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有更高的孤独

感，更低的幸福感；无论是单留守儿童还是双留

守儿童，均表现出较多的抑郁情绪，且双留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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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抑郁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增加[2,3]。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众多关于留守儿童情绪

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传统心理健康模型，将情绪和

心理状态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且将两种状态

视为 “非此即彼”的关系。积极心理学则认为，

心理健康不应该只是没有心理疾病或者高水平的

主观幸福感，而应该是一种综合了两种状况的完

全状态。虽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彼此相对独

立的两个变量，但消极情绪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积

极情绪的增加，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消极情绪越

少，情绪就越健康[4]。已有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在

抑郁、孤独感等消极情绪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

守儿童[3,5]，但生活满意度却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

性差异[6]。鉴于父母较长时间外出直接影响孩子成

长的家庭环境，而家庭环境的优劣又主要通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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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功能的发挥加以衡量，因此，笔者拟应用积极

心理学理论，并基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双变量

平衡视角及湖南湘潭市的调查数据，探讨家庭功

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影响，以及社会自

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

应，以期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和干预

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应用“个人-环境交互作用”理论

框架分析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作

用机制。Magnusson 和 Stattin 的“个人-环境交互

作用理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是环境和个体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7]。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较多的情绪问题，与其成

长环境不无关系。Olson 认为，家庭功能就是家庭

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

事件的有效性；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上得分高的家

庭，说明其家庭功能良好，反之则表示其家庭功

能是不良的[8]。父母角色缺位进而导致家庭功能受

损、农村留守儿童个体成长环境质量下降是影响

儿童情绪健康最直接的诱因。对于农村留守儿童

家庭而言，尽管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家庭情感功能日益弱化是

不争的事实。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常

年分离，亲密的依恋关系难以建立，而父母的电

话传情、祖辈的隔代亲情或亲友的关照之情均无

法替代朝夕相处的父母亲情[9]，留守儿童的家庭功

能普遍不如非留守儿童的家庭[10]。另外，个体社

会适应能力与其家庭功能的状况密切相关。有研

究显示，亲密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和无稳定规

则的家庭更容易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消极情

绪 [11,12]，因此，家庭功能是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情

绪健康的重要因素。 

尽管家庭功能对个体情绪发展极为重要，但

作为微观环境的家庭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必然要

经过“近端过程”的中介作用[13]。有研究表明：

父母缺位的家庭环境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亲子情感

交流氛围，难以建立优质的亲子依恋关系，从而

导致留守儿童人际交往能力欠缺，情绪难以得到

合理宣泄[14]。由此可见，反映个体社交判断水平

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以及情绪调节能力是两个重要

的近端因素。 

社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完成社交任

务，且在社会互动中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能力的

自信心和信念[15]。既有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影

响社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亲子之间的依恋

以及父母的教育方式都能显著影响儿童个体的社

会自我效能感[16，17]。父母缺位的家庭环境对个体

社会自我效能感往往有着持久稳定的消极影响。

调查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效

能感不容乐观，有 18%的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常常

觉得自己受到冷落，“无感觉”的占到了 54%，觉

得自己“受欢迎的”仅有 28%[18]。同时，社会自我

效能感又能负向预测孤独、抑郁等负性情绪[19,20]，

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1]。 

情绪调节能力是个体以一种社会可以容忍的

方式，灵活地对一系列积极或消极情绪作出反应

的能力。Morris等认为家庭环境中的观察学习、教

养方式和家庭情绪氛围不同程度地对儿童情绪调

节能力产生影响，父母的敌对态度与儿童较低的

情绪调节水平密切相关 [22]。就农村留守儿童而

言，家庭功能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亲子互

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父母的缺位可能直接影响

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形成。有研究显示，留

守儿童在自责、反思、灾难化等非适应性情绪调

节策略上的得分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而在认知

情绪调节和适应性认知情绪策略上的得分显著低

于非留守儿童[23]。同时，情绪调节能力与情绪健

康直接相关，能有效减弱正向或负向情绪反应[24]。

此外，社会自我效能感反映了个体对自身社交能

力的判断水平，与个体获取社会支持和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对青少

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又具有重要作用[25]。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就家庭功能、社会自

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

康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有正

向预测作用 

H2：社会自我效能感在家庭功能与农村留守

儿童情绪健康间起中介作用 

H3：情绪调节能力在家庭功能与农村留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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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情绪健康间起中介作用 

H4：家庭功能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

节能力的链式中介实现其影响 

二、 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1.变量测度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有情绪健康、家庭功

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现将其测

度方法分述如下： 

（1）情绪健康。情绪健康是在积极心理学研

究框架下提出来的，倡导研究者在考虑青少年的

完全心理健康时，需要同时关注个体的心理痛苦

症状和积极心理品质[26]。本研究采用范肖冬等修

订的情感量表，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 2 个维

度，共 10 个项目，要求用是非题的形式描述“过

去几周”的情绪感受，答“是”记 1 分，答

“否”记 0 分。正性情感用于测量个体的积极情

绪体验，如“因为别人对你的赞扬而感到骄

傲”；负性情感用于测量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如

“感到坐立不安”。该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27]。由

于情感平衡综合考虑了正负两种情绪体验，能够

全面反映个体的情绪状况，故将其作为情绪健康

的指标，其量表 a系数为 0.83。 

（2）家庭功能。采用费立鹏等修订的“家庭

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测度家庭功

能，包括亲密度和适应性 2 个维度 30 个项目：亲

密度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包括 16 个项

目；适应性指随家庭发展变化每个成员所具有的

适应能力，包括 14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 表

示“不是”，5 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表示家庭

功能越好。修订后的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由于

在中国家庭中，家庭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亲密

度和适应性两个方面[27]，故将两个维度的总分作

为家庭功能的指标，其量表 a系数为 0.89。 

（3）社会自我效能感。采用李雪梅编制的

“中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问卷”进行测度[28]。包

括信任感、自信心、情绪调节效能和主动性 4 个

维度 16 个项目。信任感指对他人的信任度；自信

心指相信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有着较积极的形象；

情绪调节效能指相信自己能够较好地表达和控制

情绪；主动性指能够主动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

这 4 个维度比较完整地构成了个体对自己在人际

关系中的交往效能感，故将其总分作为衡量社会

自我效能感的指标。问卷采取 5 点计分，1 表示

“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

表示社会自我效能感越高。问卷有良好的信效

度，其量表 a系数为 0.71。 

（4）情绪调节能力。采用张新招编制的“留

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量表”进行测度[29]。包括情

绪体验、情绪认知和情绪控制能力 3 个维度 12 个

项目。情绪体验能力指留守儿童对各种情绪状态

的感受能力，包括 5 个项目；情绪认知能力指留

守儿童对各种情绪状态的觉察和知觉能力，包括 4

个项目；情绪控制能力指留守儿童对自身情绪的

调控能力，包括 3 个项目。该量表专门针对留守

儿童编制而成，较全面地反映了留守儿童的情绪

调节能力，故采用其总分作为衡量留守儿童情绪

调节能力的指标。量表使用 5点计分，1表示“完

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

个体情绪调节能力越强。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量表 a系数为 0.74。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16年 10

月在湘潭市 4 所中小学所作的调查。课题组成员

均为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调查之前进行了统

一培训。留守儿童的采样标准为：来自农村地

区，其父母有一方或者双方远离居住地外出务

工，且单次持续时间在 6 个月以上（期间不能和

孩子相聚）；由父母单方或祖辈或他人监护；非

离异家庭儿童或孤儿。 

通过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600 名留守儿童，剔

除漏答、乱答等无效问卷 55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545份。其中男生 279人、女生 266人，初一 139

人、初二 40 人、初三 78 人、高一 140 人、高二

119人、高三 29人。年龄范围为 11～17岁，平均

年龄 14.34±1.61。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为了减少自陈式问

卷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

程中通过强调匿名、保密等进行程序控制，并运

用 Harmman 单因素检验法验证其程序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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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各个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6 个，且第一个因

子的解释率为 17.05%，小于 40%，说明研究的共

同方法偏差程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2）变量间的相关分析。对家庭功能、社会

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健康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表 1）：情绪健康

与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均

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与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

调节能力均显著正相关；社会自我效能感与情绪

调节能力显著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性 

变量 M SD 家庭功能 
社会自我

效能感

情绪调节

能力 

家庭功能 3.06 0.61 1   

社会自我效能感 3.27 0.49 0.30** 1  

情绪调节能力 3.48 0.52 0.23** 0.60** 1 

情绪健康 5.62 1.73 0.22** 0.37** 0.40**

注：**表示 p <0.01 
   

（3）链式中介模型的检验与分析。 链式中介

模型不仅可以分析自变量通过每个中介变量的独

立中介效用对因变量的影响，而且可以分析自变

量依次通过各个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30]。本

研究中的家庭功能不仅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情

绪调节能力等中介独立作用于情绪健康，而且通

过依次影响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作用

于情绪健康，其具体有以下路径：家庭功能→情

绪健康；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健

康；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家庭

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

康。因此，选择链式中介模型进行检验与分析，

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 2）：家庭功能对农村留

守儿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

时测度家庭功能和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其情绪调节

能力的影响效应时，家庭功能的作用不显著，而

社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同时测度

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对情

绪健康的影响效应时，三者均有显著影响效用。 

表 2 基于链式中介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² F p β t P 

社会自我效能感 家庭功能 0.30 0.09 54.85 <0.001 0.24 7.41 <0.001 

情绪调节能力 社会自我效能感 0.39 0.16 91.59 <0.001 0.62 16.07 <0.001 

  家庭功能     0.04 1.42   0.100 

情绪健康 社会自我效能感 0.26 0.07 23.44 <0.001 0.65 3.30 <0.01 

  情绪调节     0.89 4.83 <0.001 

  家庭功能     0.28 2.36   0.020 
 

在链式中介模型检验的基础上，再应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PROCEDURE for SPSS软件对社

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其结果（表 3）显示，两者的总间接效应

（0.32，占总效应的 53.82%）的 Bootstrap95%置信

区间不包含 0，由此说明两者在家庭功能与留守儿

童情绪健康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由于“家庭功

能→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间接效应 3的路

径）构成的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 0，即间接效

应不显著，故其中介效应由两个间接效应组成：其

一，“家庭功能→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健康”

（间接效应 1的路径）的间接效应为 0.16，占总间

接效应的 26.91%；其二，“家庭功能→社会自我

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情绪健康”（间接效应 2

的路径）的间接效应为 0.13，占总间接效应的

21.86%。两者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两条路

径的间接效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功能→情

绪调节能力→留守儿童情绪健康”的路径不显著，

即家庭功能不能直接通过影响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

能力来影响其情绪健康。这可能与本研究主要侧重

于家庭功能的亲密度和适应性有关。家庭亲密度指

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家庭适应性指家庭为了

应付外在环境压力或婚姻、家庭的发展需要而改变

其权利结构、角色分配或家庭规则的能力[31]。两者

都强调家庭作为一种背景性环境的内涵，较少涉及

家庭互动的内容，而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形成更多

是在与父母的沟通中（如情感和信息交流方式）形

成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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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

效应/ %  

总间接效应 0.32 0.07  0.21 0.46 53.82 

间接效应 1 0.16 0.05  0.07 0.27 26.91 

间接效应 2 0.13 0.05  0.09 0.27 21.86 

间接效应 3 0.03 0.07 -0.17 0.11   5.05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 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

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95%置信区间的下

限和上限。 

四、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庭

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具有直接显著影响

效应，以社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的路径和以“社

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为中介的链式中

介路径的间接效应比较显著；家庭功能越好，对

于增进留守儿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

力和情绪健康的效果也就越好。这与既有研究结

果也基本一致[16,22,33]。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就留守

儿童的情绪健康而言，在其留守现状难以改变的

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创新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服务，提升其社会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能

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父母角色缺位导致

的家庭功能不足对其情绪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

响。其具体启示有以下三方面。 

（1）充分发挥家庭功能，应将改善家庭微环

境作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发展的重要方

向。家庭功能包括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程度、

家庭规则的制定和遵守、家庭沟通的数量和质

量、及时有效应对外部事件等基本要素[34]。它们

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一定的环境条件，是影响个体健康成长

最重要的微观环境。因此，在父母外出务工的过

程中，应尽可能找到发挥家庭功能的替代方案。

首先，在外务工的父母仍然是发挥家庭功能最重

要的因素。在现代如此便利的通讯条件下，父母

即使不在家，也完全可以与孩子频繁沟通和联

系，时时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认真倾听其心

声，及时满足其合理诉求，让孩子时时感受到父

母的关爱。其次，注重开发乡土性的社会支持系

统，充分利用亲属、邻里的网络资源，以补充家

庭功能的缺失。在农村，亲属和邻居往往能够为

孩子提供非常及时和实际的帮助，甚至提供必要

的情感支持，以部分弥补父母缺失导致的家庭功

能缺失。 

（2）基于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

的作用机制，即家庭功能除了直接作用于留守儿

童的情绪健康外，还可以通过社会自我效能感对

其情绪健康产生间接作用，因此应注重儿童社会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社会自我效能感最初是在家

庭环境中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家庭成员

间关系越亲密、信息交流越通畅，儿童适应外部

压力和改变自身角色的能力就越强，从社交关系

中获得的好感就越多，对自我价值也更容易产生

积极的判断和信念。因此，针对父母缺位的农村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尽可能地让

其感受到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赞许与期待，特

别是对留守儿童内在品质与能力的认同。应鼓励

留守儿童积极勇敢地走出去，如父母可以引导孩

子在与亲友、同学等人际交往过程中消除顾虑，

不要害怕被拒绝而变得退缩不前。其所在学校、

社区等也应关爱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各种方式帮

助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形成良好的

社会自我效能感。 

（3）情绪调节能力在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的

情绪健康之间有链式中介效应，要注重提高农村

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农村留守儿童在对待

父母打工的态度、父母回家的频率、亲子联系频

率上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既往研究

表明，通过设计系列团体辅导活动，可以显著提

升参与者的情绪调节能力[35-37]。因此，在家庭成

长环境中，父母要通过改善亲子沟通方式、增加

亲子沟通频率和提升亲子沟通质量来提高留守儿

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在学校教育情境中，班主任

或任课教师可以借助团体心理辅导、成长沙龙、

角色扮演、个体咨询等途径来穿插情绪教学内

容，通过认知能力的培养来提高留守儿童的情绪

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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